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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拉康提出的“父亲之名”代表象征的菲勒斯，与家庭和社会的秩序和法规相联系。主体只有从抗拒到接受

到最后认可“父亲之名”，才能完成自己的主体建构。赖特对小说《长梦》中黑人父子关系的描述暗示被阉割的黑人父亲

不具有菲勒斯，自然也不能占据“父亲之名”的位置。白人通过暴力镇压和阉割威胁成为统治黑人母亲和孩子的“父亲

之名”。白人女性更是替代黑人母亲成为黑人孩子的欲望他者，同时还成为白人男性肆意使用父名权威的工具。黑人青

年只有摆脱这种白人父名的权力话语，才能找准自己的坐标，构建独立自主的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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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nsmutation of“the Name of the Father”in Wright's The Long Dream
Fang Yuan

(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Jaques Lacan's“the Name of the Father”，associated with family and social order and regulation，represents symbolic Phal-
lus．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d in the progress of resistance to acceptance and the final recognition of“the Name of
the Father”．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in The Long Dream，Wright implied that castrated black
fathers did not have Phallus，so they could not occupy the position of“the Name of the Father”． White men became“the Name
of the Father”of black mothers and kids through violence and threat． White women replaced black mothers to become black kids'
desired Other，and white men only used white women as the tool to exploit the authority of“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refore，

black youth could resume their independent ident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nly by getting rid of“the Name of the Fa-
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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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的主体理论认为，主体形成有 3 个阶段，

即想象界( the Imaginary) 、象征界( the Symbolic)

和实在界( the Ｒeal) 。婴儿出生后的 6 － 18 月之

间是想象界。主体希望能和母亲永远在一起，所

以他希望成为母亲欠缺的菲勒斯，但如果一直滞

留于这一状态，就只能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主体

在进入由符号和概念构成的象征界之后，父亲以

一种否定的力量开始介入母子二元关系。在这

里，拉康引入“父亲之名”( the Name of the Father)
的隐喻。“父亲之名”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父

亲，而是代表象征的菲勒斯，与家庭和社会的秩序

和法规相联系。以“父亲之名”为代表的象征界

否定婴儿想和母亲融为一体的愿望，帮助其顺利

过渡到父权秩序主宰的象征阶段，成为社会的主

体。“父亲的法规建立，父亲成为‘象征性的父

亲’，‘父亲之名’具有至高无上的制衡作用。父

亲仅代表一种位置和一种功能。儿童对‘父亲之

名’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文明社会的一套先他

而存在的法规的认识。”( 黄汉平 2006: 41)

《长梦》是美国非裔作家理查德·赖特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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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评论界普遍认为赖特到法

国之后远离给其带来创作灵感的美国社会，后期

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手法上都不如前期作品，

《长梦》也不例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给

予《长梦》以积极评价，从身体政治、种族话语、成
长小说和男性气概等视角分析这部小说。但鲜有

评论家关注赖特在这部小说中对“父亲之名”这

一能指的探索。在白人至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

训下，黑人遭遇普遍的身份建构危机，主流意识形

态询唤下的个体异化成为赖特关注的重点。本文

以拉康的“父亲之名”理论为背景，分析小说中

“父亲之名”的嬗变及其给主体身份建构带来的

影响，挖掘赖特对于黑人青少年隐秘的身心世界

的探索之旅。

1 从黑人“父亲之名”到白人“父亲之名”
赖特小说中缺场的父亲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

的焦点。在美国社会白人男性神话的统治下，黑

人男性受到实体阉割的威胁和精神阉割的压制，

丧失男子气概，缺乏照顾和养活一家人的责任心

和能力，因此美国黑人女性成为家庭的支撑者和

主心骨。赖特小说中的家庭模式大都如此，母亲

占据家庭中的统治地位，父亲则以缺失或失职的

背景人物存在。而赖特自己也正是成长于这样的

家庭。塔拉·格林( Tara Green) 认为，为了定义

和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赖特抗拒父亲的示范作

用，他的文学创作也是他抗拒的表现。与此同时，

赖特尝试在创作中通过重建令人赞赏的黑人父亲

形象来重新定义父爱( Green 2009: 53) 。他在《长

梦》中刻画出一位疼爱儿子、想要保护儿子远离

白人社会却最终自己都命丧白人之手的黑人父亲

泰里。评论家认为，赖特在《长梦》中塑造出一位

在场的父亲形象，是为了让“活埋”在他潜意识中

的父亲重新复活，从而重新建立和他父亲的联系

( Hinds 2013: 703) 。
《长梦》主要讲述黑人青年鱼肚儿在美国南

方从对白人世界懵懂无知到逐渐踏足，最后到又

爱又恨的成长经历。《长梦》中的父子关系，矛盾

中见真情，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条主线。父亲泰

里是黑人区负责殡葬的大老板，多年来一直靠行

贿白人警察局长来保全自己在黑人区的生意。他

希望儿子鱼肚儿能够成为黑人中的领袖，一个有

文化的领袖。他用坚实的臂膀保护着鱼肚儿，让

他尽可能免受白人世界的干扰。一开始鱼肚儿为

父亲在白人面前的趋炎附势感到羞愧，但慢慢地

他意识到父亲外表软弱，其实暗地里一直在和白

人当局斗智斗勇，父亲从事非法生意其实也是在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黑人争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

权利的一种无奈方式，于是他开始逐渐理解父亲。
黑人青年克里斯因与白人妇女发生性关系而遭到

私刑，这一事件成为鱼肚儿生命中的转折点，他仿

佛一夜之间长大。鱼肚儿在认识到黑人的残酷生

存法则的同时，也对触不到的白人女性更加向往。
最后，在泰里以生命的代价取得和白人斗争的胜

利之后，鱼肚儿沉浸在丧父之痛的同时，也开始更

深层次地思考父亲生前传授的毕生智慧。
拉康的“父亲之名”并不代表特定的人和物，

但特定的人可以占据这个位置。在鱼肚儿的成长

过程中，“父亲之名”的位置也在发生着变化。成

长在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中，鱼肚儿从小衣食无忧，

父亲对他保护得很好，不让他受到外界的一点伤

害。所以一开始鱼肚儿所学习和接受的象征界的

秩序规则和普通儿童的并无不同。“父亲之名”
作为一种法律和秩序的代表，其地位必须要经过

母亲话语的承认，这样儿童才能接受“父亲之名”
强加的一整套社会规则。而鱼肚儿的家庭和大多

数黑人家庭一样，母亲艾玛对父亲泰里言听计从。
这从小说中的一些片段也可以窥见一斑，比如年

幼的鱼肚儿想要去农场玩，母亲一开始不同意他

去，但最终屈服于泰里的权威，说“这取决于你的

爸爸”( Wright 1969: 41) 。“父亲之名”这一功能

性位置通过母亲的话语得以体现。
鱼肚儿 6 岁时第一次独自从家去父亲的公

司，路上被一群白人喊住掷骰子。这是鱼肚儿和

白人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他心跳加速，但仍记得父

亲给他定下的规则: 要尊重白人。后来鱼肚儿在

父亲的办公室看到有白人女性画像的挂历，第一

次懵懵懂懂地意识到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有某种

联系。鱼肚儿 12 岁的时候，黑人青年克里斯因与

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被白人施以私刑。克里斯事

件在鱼肚儿成长中的意义非同小可。他仿佛一夜

间长大，情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从那一刻开始白

人“父亲之名”开始介入他的生活。与此同时，鱼

肚儿对泰里的态度也越来越矛盾。鱼肚儿因为玩

游戏时越界被白人警察局关押，父亲在白人面前

卑躬屈膝地把他解救回去。鱼肚儿感到震惊和羞

愧，但同时他又知道父亲是在保护他，这让他对泰

里又恨又依赖。父亲教给他的生存法则是“服从

白人，不要和他们争论，不要在他们背后嚼舌头，

不要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同上: 126) 。鱼肚儿

对这种奴性的态度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在精神上

已经失去父亲。但在父亲带他去黑人妓院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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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他忽然意识到他有一个好父亲，“他走在泰

里的旁边，惊叹于他的智慧和慷慨。父亲在向他

展示生活中的秘密，帮他打开所有神奇的黑暗之

门”( 同上: 149) 。在经历过白人当局设计杀死父

亲和陷害自己的事件之后，鱼肚儿深刻意识到黑

人即使拥有很多财富和权力，仍然只是白人手下

的棋子，毫无主体性可言。最终鱼肚儿放弃继承

父亲辛苦一生打拼下来的事业，选择到法国寻找

自由。这也说明虽然他认同父亲的抗争和屈服，

但并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希望走出父亲的阴影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赖特在对《长梦》中黑人父子关系的描述中

清晰地指出，白人权威侵占父子关系这一黑人私

人空间，白人男性取代黑人父亲成为权威的父亲

的象征。白人警察盘查鱼肚儿时，“虽然他们把

他像男人一样对待，但鱼肚儿在内心像个孩子一

样在发抖和哭泣”( 同上: 110) 。白人警察拿出小

刀来吓唬鱼肚儿，竟把他吓晕过去，而这又遭到白

人警察们的取笑。白人男性像父亲一样可以随意

教训、吓唬和羞辱黑人。白人女性更是高悬在鱼

肚儿和千千万万黑人男性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成为白人男性肆意使用父名权威的工具。白

人社会对黑人意识形态上的压制和禁令成为统治

黑人母亲和孩子的“父亲之名”。伊丽莎白·尤

金( Elizabeth Yukins) 认为，黑人父亲的权威被白

人“父亲”的惩戒性权威取代，黑人儿子就会经受

精神上的迷失和父爱的被剥夺感。这种同时有两

位父亲又没有父亲的矛盾经历契合美国文化批评

家霍顿斯·斯皮勒斯( Hortense Spillers) 提出的

“双重父亲”( dual fatherhood) 理论。“双重父亲”
指白人剥夺黑人父亲的权利，通过暴力对黑人孩

子以父亲自居，但却拒绝对其承担父亲的责任

( Yukins 2003: 757 ) 。鱼肚儿一方面离不开泰里

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为泰里在白人面前的软弱和

害怕而羞愧。他认为泰里已经遭到精神上的阉

割，被阉割的黑人父亲不具有菲勒斯，自然也不能

占据“父亲之名”的位置，所以鱼肚儿感到自己是

没有父亲的。白人成为新的“父亲之名”，但却并

不会引导孩子成长、对孩子未来负责，而是高高在

上地发挥号令，用暴力和威胁迫使黑人孩子进入

由白人父权制统治的象征界。
“父亲之名”可以通过其他人物和话语得以

体现，对白人父亲之名进行话语承认和强化的正

是黑人父母乃至整个黑人社区。在年幼的鱼肚儿

还没有接触白人世界之前，泰里就一直告诉儿子

要“尊重白人”( Wright 1969: 14) 。克里斯事件之

后，鱼肚儿的父母来学校接鱼肚儿回家。父母的

害怕情绪被鱼肚儿全部看在眼里，而父亲的话语

则进一步强化白人“父亲之名”的神圣不可侵犯:

“永远不要盯着一个白人女性看……白人讨厌我

们，杀害我们，制定不利于我们的法律，他们利用

白人妇女来让他们的凶行看起来是正义的。所以

儿子，不要给他们这个机会”( 同上: 65) 。母亲艾

玛曾想要制止泰里告诉儿子白人世界的残酷真

相，但泰勒认为“他已经到了可以被白人处死的

年纪，所以也到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纪”( 同上:

64) 。这正是黑人父母在何时让后代认同白人

“父亲之名”、接受白人世界的规则和法律上的分

歧。整部小说里，泰里一直在不失时机地教育鱼

肚儿白人世界的危险性。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他仍然竭力劝说儿子按照白人说的去做，不要

惹麻烦。在这里黑人父亲的话语正是白人“父亲

之名”能指的体现。

2 从黑人“阳具母亲”到白人女性

拉康认为，在主体发展的过程中，他者的位置

最初是母亲，然后是象征父亲。这就肯定了母亲

在主体最初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生命一开

始，婴儿无法区分自我与周围事物，世界万物均无

等级之别。镜像阶段之后婴儿开始根据自己的喜

好对周围事物建立等级秩序。由于婴儿的生存依

赖母亲，母亲因此获得婴儿的优先认同权，成为无

所不能的强大的“阳具母亲”。婴儿认为自己是

母亲身体的一部分，两者毫无差别，相依共生。
小说《长梦》的开端以 6 岁的鱼肚儿目睹父

母杀鱼开始。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鱼肚儿

对鱼的感受和他的梦都是其渴望重新回到母体的

表现，就像他梦中那样，大鱼张开嘴把他吞进去，

他和母亲融为一体，合二为一。鱼肚儿对母亲的

这种天然的依恋在他生病时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闭着眼睛，大喊大叫，直到感觉到母亲用胳膊

搂住他才停止……母亲对他轻言细语，恳求他吃

东西，甚至给他一勺勺喂鸡汤，焦灼地看他吃下去

才放心。在这个时候，他内心深眠的婴儿被唤醒

了。”( Wright 1969: 41) 在他病好之后，母亲不再

溺爱他，要去教堂工作，他哀求母亲不要离开自

己。但母亲还是离开他，这让他很失落，甚至嫉妒

起耶稣。这种失落最终演变成无意识的自残行

为———他伸手去拿煤气炉上的食物结果被烫伤。
这下他感觉自己“可以心安理得依偎在母亲怀抱

里……他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安慰源于身体上的，

这也形成了他日后从女人那寻找慰藉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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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60) 。
克里斯事件发生后，鱼肚儿的精神世界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鱼肚儿在家中卫生间的报纸上

发现白人女性的头像，他把它撕下来塞进自己的

口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完全

是无意识地做了这件事。”( 同上: 69 ) 后来，鱼肚

儿因为玩泥巴战时不小心越过黑白边界而被白人

警察带回警局盘查。他内心非常害怕，但在路上

看到白人女服务员时，“眼睛像中了魔一样盯住

她”( 同上: 111) 。白人警察发现后拿出一把小刀

吓唬他，威胁要阉割他，他竟然被吓晕过去。他害

怕的不仅是阉割的威胁，更害怕白人男性会看透

他的内心，看出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白人女性影

像，本不该在他脑海中出现的影像”( 同上: 113) 。
克里斯事件发生之后，鱼肚儿做过一个梦，梦

见他在父母的卧室里看见一个很大的白色钟，连

指针都是白色的。白色钟面看起来像是上帝的面

孔，似乎在警告自己如果不守规矩就要被投入火

海中。他来到母亲的梳妆台边，看到梳妆凳下面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他弯腰一看，是一个黏糊糊

的鱼泡。正在这时，白色钟忽然发出巨大的敲击

声，并且发出“不”的声音。他听到一列火车轰隆

隆地开过，火车头的烟囱碰到鱼泡，鱼泡开始不断

膨大，白色钟还在发出“不”的声音。鱼泡越来越

大，最后占据整个房间，把他挤在墙上不能呼吸。
鱼泡最后终于爆裂，他看到克里斯满是鲜血的身

体，他张开嘴巴想喊，却发现自己被鲜血淹没。
这个梦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上帝代表着权威

和秩序，所以梦里长得像上帝面孔的白色大钟也

是秩序和规则的制定者，在这部小说里显然就是

白人“父亲之名”的象征。钟发出“不”的声音正

是“父亲之名”的否定力量。鱼泡和小说开端的

鱼泡相呼应，鱼泡代表鱼肚儿想要与之融为一体

的母亲他者，或者是其他受到象征秩序禁止的他

者。在这个梦中，鱼泡所隐喻的母亲他者已经由

黑人母亲变成白人女性。火车这一意象在整部小

说中出现过多次，常常和性场景联系在一起。在

鱼肚儿小时候，有一次无意中他撞见父亲和其他

女性的性行为，他感到惊恐和震惊，觉得父亲“就

像一列火车头一样”( 同上: 26) 。而从那以后，他

的梦境中就经常出现轰隆隆开着的火车。开动的

火车象征性行为，同时也是自我的象征，代表主体

想要冲破限制的力量。火车头的烟囱碰到鱼泡，

鱼泡就“像布朗夫人怀孕的肚子一样越来越大”，

这象征着主体和母亲他者的一种乱伦行为，显然

会遭到“父亲之名”的禁止，所以白色大钟不停地

发出“不”的声音。梦的最后，鱼肚儿被克里斯的

鲜血淹没，这正是白人“父亲之名”的阉割威胁在

梦中的表现。在白人男性的父权意识里，黑人与

其他族裔都是他们的子民。那么白人男性与其他

族裔的社会伦理关系即父子关系。一旦白人发现

其他族裔的男性特别是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间有

‘性关系’时，这就被视为儿子对母亲性侵犯的乱

伦关系，这是绝对的禁忌。鱼肚儿内心深处清楚

地明白如果不听从父亲泰里远离白人女性的建

议，他会和克里斯一样遭到实体阉割，所以他在精

神阉割和实体阉割中必须要选择一样。服从白人

“父亲之名”的法律和秩序也是一种精神阉割，是

黑人男性主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从白人“父亲之名”到永远得不到的对象 a
拉康以弗洛伊德的著名的 Fort! ． ． ． Da! 游

戏①为例，指出游戏中的线轴代表母亲缺场的替

代之物。但事实上母亲的缺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

替补，所以线轴在这里扮演一个永远不可能存在

的事物，拉康称之为对象 a．“对象 a 就是当主体

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存在问题时维持主体之存在的

事物。也就是说，作为—个主体，当他不得不消失

在能指的后面时，正是对象 a 维持他的存在。”
( 马龙 2006: 259 ) 与此同时，由于人的欲望是永

远得不到满足的，所以对象 a 是一个以缺席实现

的在场。它不是欲望的对象，只是引起欲望的原

因，推动无穷无尽的欲望之旅。但是对象 a 是暂

时的，主体最终必须要使自己与对象 a 分离。
尽管受到父亲远离白人女性的忠告，鱼肚儿

却始终对白人女性充满渴望和憧憬，包括他选择

格拉迪斯做情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长得像白

人。拉康深受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影响，认为欲

望是他者的欲望，主体只有意识到并承认自己的

缺失才能形成欲望，才能步入象征界。对于鱼肚

儿来说，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肤色是一种缺失，而

“白”就是他欲望中的实物缺席的能指符号，让鱼

肚儿陷入追求无法实现的菲勒斯的困境。泰里从

不为自己是黑人而哀叹，但鱼肚儿则认为“做黑

人是没有希望的”( Wright 1969: 145 ) 。鱼肚儿一

方面恐惧和厌恶白人“父亲之名”的残暴和压迫，

另一方面又屈从于这种父权秩序，并渴望得到白

人“父亲”的承认。泰里为了让儿子放弃对白人

女性的渴望，带他去黑人妓院，并告诉他白人妇女

和黑人妇女并没有什么不同。但鱼肚儿内心想要

越界的欲望却始终像一团火一样熊熊燃烧。“他

知道自己除非破坏了白人用死亡威胁设立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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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尽管他对父亲的

话很赞成，却像被魔力吸引了一样奔向一个更加

危险的目标……他对那个白人世界持有一种致命

的热爱，这种热爱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无法痊愈。”
( 同上: 157 － 158)

在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人格洛丽亚的时候，

鱼肚儿非常惊讶，因为她自信，有活力，发音清晰，

不仅有白种女人的神态，而且行为举止也像白人

一样。后来遇到黑白混血儿格拉迪斯的时候，他

很快就 被 她 吸 引，因 为 她 让 他 想 到 格 洛 丽 亚。
“她皮肤太白，这本该让他害怕，但他并不害怕，

她唾手可得，这让他非常兴奋。”( 同上: 170) “那

团白色的火会灼伤他，但如果他一点一点把手伸

进去，也许就会慢慢适应。他又害怕那团白色的

火，又被深深吸引。”( 同上: 179) 白人父亲之名关

于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乱伦禁忌”进一步强

化鱼肚儿想要和白人女性交媾的欲望。鱼肚儿内

心清楚自己爱格拉迪斯的原因就在于她看起来像

白人女性，这填补他内心的缺失。他开车带她去

兜风，享受身边有“白人女性”相伴的快感。“对

象 a 作为剩余快感是象征界中的主体梦寐以求

的，追求它的行动构成主体的全部生活。然而主

体得到的却永远是无限制的延搁、无止境的替代，

得到手的所谓“快感”总是劣质又恼人的幻象。”
( 赵伟 2011: 60) 鱼肚儿得不到白种女人，格拉迪

斯就是白人女性缺场下的对象 a，但同时对象 a
的幻象感也萦绕在鱼肚儿心头。“他爱她是因为

她白，但同时他又感觉这种白是他抓不住的，哪怕

她就坐在自己的身边。”( Wright 1969: 205 ) 鱼肚

儿想要把格洛丽亚从妓院赎出来，想让她呆在家

里成为自己的私人财产。格洛丽亚却在离开的前

一刻死于妓院的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彻底剥夺鱼

肚儿的对象 a，迫使他和对象 a 分离。在父亲死

后，他在和白人警察局长的较量中终于也慢慢明

白，正是白人定下的禁忌才让白人女性成为男人

男性内心抹不去的渴望，白人女性存在于黑人男

性生活的现实之外。到这个时候他似乎才真正理

解，当年父亲是有多么焦虑才会带他去黑人妓院。
“可怜的爸爸，我这一生从没碰到过一个白人女

人，连手都没碰过。”( 同上: 363 ) 但最终鱼肚儿

决定去法国寻找自由也包括性自由，因为好友在

信中告诉他这边很多白人女性愿意和黑人男性发

生性关系。鱼肚儿在对白人女性的性探索的尝试

和挫败中发现和确认自己的主体身份，自始至终

都没有放弃对白人女性的欲望。
在小说结尾，鱼肚儿坐上逃离美国去往巴黎

的飞机。在飞机上鱼肚儿的白人邻座向他打听美

国南方的黑人生活状况，他撒谎掩饰。甚至看到

对方的手之后，他都会下意识地紧握双手，似乎想

要抹去身上让他耻辱的黑色皮肤。这似乎暗示:

鱼肚儿虽然远离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到达

一个对黑人更加宽容的生存环境，但过去的美国

白人“父亲之名”代表的秩序和压制却并没有随

之消失，而是会继续影响他以后的生活。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提出，在长期以来

白人优越论意识形态的灌输下，黑人渴望带上白色

面具，但他们身上的黑人皮肤是永远抹不掉的:

“这种突然成为白人的欲望，从我内心最阴

暗的部分，透过阴影地带，油然升起。
我不愿被人认作黑人，而是要被人认作白人。

然而———这 恰 好 是 黑 格 尔 没 有 描 述 的 一 种 认

识———除了白种女人，谁能这么做? 她由于爱我，

向我证明我配得上一个白人的爱情。人家把我当

做白人来爱。
我是个白人。
我娶白人的文化、白人的美、白人的白。”( 法

农 2005: 46)

白人主流话语对黑人的挤压使黑人处于进退

两难的位置———“变成白人或消失”( 同上: 75 ) 。
《黑皮肤，白面具》中的安的列斯人就法律意义而

言是法国公民，他们看不起法属非洲的黑人，而作

为有色人，他们在面对白人时，内心又存在着自卑

感。鱼肚儿成长于黑人中产阶级，父亲是本地黑

人中的商业巨头。他帮父亲收租时亲眼见到黑人

群体的爱抱怨和窝里斗，这让鱼肚儿也如安的列

斯人一样一方面鄙视黑人下层人民，另一方面又

在白人父亲之名的统治之下感到惶恐和紧张。
“黑人和有色人种在思想、素质和体能各方面并

不比白人逊色，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白面具’，而

是 对 自 我 本 质 属 性 的 自 觉 和 对 自 身 命 运 的 把

握。”( 刘象愚 1999: 58 ) 鱼肚儿的个体经验正代

表美国种族主义社会中的黑人群体处境。有学者

认为，赖特对于黑人的未来并不总是充满悲观色

彩，最后鱼肚儿的逃离证明，“只要黑人能从懵懂

无知的‘长梦’中醒来，美国社会的任何形式的殖

民主义包括奴隶制都将终结”( Hamalian 1976:

123) 。鱼肚儿如果不能抹除这种白人“父亲之

名”给自己带来的自卑情绪，实现自我意识的解

放，就永远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只有摆脱这种

白人父亲之名的权利话语，才能找准自己的坐标，

构建独立自主的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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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Fort! ． ． ． Da! 在英文中译为 Gone! ． ． ． There，用于描述

幼儿的一种行为模式。弗洛伊德发现自己 18 个月大

的小孙子对一个游戏乐此不疲，他不断地把一个用细

线拴住的小卷轴抛出视线之外，喊着 fort，然后兴高采

烈地拉回来，并手舞足蹈地嚷着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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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上接封三)

［5］According to Peirce，only if knowledge is improved，challenged，and continually increased，and only
if in the process new insights are allowed to be developed and tried out，does Ｒansdell's“communal hunt”
stand a chance of being a living pursuit that will approximate to its purpose and goal． All scientifically valid
reasoning owes its“efficiency”to the fact that it must involve a blend of both the empirical ( induction) and
the law-like ( deduction) ，both being preceded by the hypothetical ( abduction) ． Such a threefold，mixed sce-
nario first infers from an actual fact，event，or phenomenon a hypothetical“maybe，”followed by a“would
be”; the latter is the inductive conclusion，which，as Peirce stated，“can be ( usually) but indefinite，and
can never be certain”． To this Peirce hastened to add what seems to be a correction: “But in ordinary cases
an induction would become both precise and certain”． It is clear that in Peirce's evolutionary concept of prag-
matism，the two last-quoted statements do not contradict but reciprocally support，each other．

［6］In Peirce's variety of pragmatism，the conditional futurity of“would be”is required in order for rea-
soning to conform to the essence of reality and truth; it proposes a law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human reason in
all its virtues and limitations，which is not infallible but ultimately inspired by reasonableness． Only after an
infinite series of cases has been closely studied can true answer be given．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conditio-
nal mood of“would be”，structuralism advances absolute“must be”s． The latter policy is falsely assumed to
lead directly to the truth，what it does is to undercut the creative dialogue between rule and experience． This
concept of“law”takes a shortcut to the“truth”by taking the preestablished rule and creating absolute uni-
formity with it． It is，however，a bare uniformity among faits accomplis，and its futurity is a merely self-fulfil-
ling proph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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